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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《山海经》 作为一部先秦古籍
,

由于体

例的独特
,

内容的驳杂
,

向来被认为是一部

奇书
。

它有多方面的价值
。

诸如地理学
、

矿

物学
、

动植物学
、

医药 学
、

宗 教 学
、

民 族

学
、

历史学乃至文艺学等
,

都可以从中找到

有关的资料
。

但从 民间文学角度来看
,

其最

重要者要数民俗学和神话学的价值了
。

《山海经》 按 《汉书
·

艺文志》 为十三

篇
,

今传本为十八篇
。

其中 《五藏山经 》 五

篇
, 《海外经》 四 篇

, 《海 内 经》 四 篇
,

《大荒经》 四篇
, 《海内经》 一篇

。

全书纲 目

均 以山海地望为主线
,

方 位 则 以 南
、

西
、

北
、

东为序次
。

以山带水
,

以山水带物产
,

志神抵与人物
。

在叙述各山各物的同时
,

把

地理
、

历史
、

神话
、

民族
、

医药
、

物产等溶

为一炉
。

其中特别是对古代民俗的记载方面

极广
,

从这个角度看
,

它可以说是一部在古

代人观念之下的民俗志
。

民俗文化与地理文

化不可分割
。

《 山海经》 之古地理观念
,

及

对地理之叙述
,

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四海民俗

图
。

如果我们把它所记述的民俗 内容加以归

纳的话
,

至少可 以有这样几个方面
:

服佩
、

信

仰
、

禁忌
、

图腾
、

医药
、

巫术与神话
。

而祭

祠与崇拜又是贯穿其各个方面
。

其中神话一

项虽具有原始艺术性质
,

但也与各项民俗密

切联系着
。

下面试作一些简要的论述
。

一
、

在古山水的记述中保存了

服佩
、

信仰与禁忌
、

祭祠等民俗

《山海经》 之主要着眼点是记述古山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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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。

而古山古水除地理物产之外
,

比较多的

又是对各山神抵的信仰与祭祠民俗的记述
。

《山海经》 中 《南山经》 为四十山
, 《西山

经》 为七十八山
, 《北山经》 为八十八山

,

《东山经》 为四十五山
, 《中山经》 为二百

零八山
,

计四百五十九山
。

各山大多有物产

记载
,

并详述其状和功用
。

在功用一项里最

使人注 目的是关于服佩和饮食民俗的叙述
。

如南山经首雏山
, “

其首日招摇之山一~ 有

木焉
,

其状如毅
,

而黑理
,

其华四照
,

其名

日迷毅
,

佩之不迷
。

有兽马
,

其状如禺而 白

耳
,

其名日独牲
,

食之善走
。

丽 庵 之 水 出

焉
,

而西流注于海
,

其中多育沛
,

佩之无痕

疾
。 ”

这里举述三种事物
,

一为树
,

一为动

物
,

一为水中之物
。

其功用一为食之善走
,

两种均为佩物
,

佩之不迷或无 疾
。

讲 的 是

动
、

植物
,

包含的却是饮食服佩的 民 俗 观

念
。

何 以要食佩牲牲
、

迷毅与育沛
,

在这里

有了民俗的根据
。

又如粗阳 之 山
,

有 一 种

兽
,

名日鹿蜀
, “

佩之宜 子 孙
” ,

宪 翼 之

水
,

多玄龟
, “

佩之不聋
” ,

以及基山有兽

如羊
, “

佩之不畏
”

等等
,

类似记述十分多

见
。

这种记述
,

反映出南山地区佩俗很盛
,

所佩之物十分广泛
。

服佩与原始信仰关系十

分密切
。

后世南方各族
,

在服饰 上 多 有 佩

物
,

其源之久
,

于此可见

中国原始之佩俗重在功用
,

佩物虽多
,

其着眼点
,

均在对人有利或有益
。

不利的事

物则又以禁忌形式加以拒绝
。

这 点 《 山 海

经 》 亦屡见不鲜
。

如长右之山有长右之兽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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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见则郡县大水

” 。

鸡山之鱼搏
,

令丘之山的

禺鸟
,

太华之山的肥递均为
“
见 则 天 下 大

早
” 。

见则大风者如狱法之山的山挥兽 , “
见

之大兵
”

者
,

如小次之山的朱 厌 兽
,

锤 山

之大鹦 , “
见则有伪火

”

者如章峨之 山的毕方

鸟
,

等等
。

当然
,

也有见之吉样者
,

如丹六

之山
“
有鸟焉

,

其状如鸡
,

五采而文
,

名日

凤凰
·
“ 一见则天下安宁

。 ” ① 如翼望之 山的

鹤鹅
, “

服之使人不厌
,

又可 以御 凶
” 。

这

种种记述具体反映出原始民俗的愚味性及其

观念之普遍性
。

在古代人的观念里
,

动植物

都具有神秘性
,

他们在认识这些事物时
,

先明

其形状
、

性质
,

赋予其概念
,

但 同时又把它的

存在与人们的关系联系在一起
。

某种动物被

认为与氏族有血缘关系者
,

则被 崇 拜 为 图

腾
。

某种动植物被认为有医药上的作用
,

则

成为医药之民俗
,

或原始之科学
。

某种事物

被虚妄的观念所笼罩
,

加上许多臆想而定利

害
,

则成为信仰传承或禁忌民俗
。

原始禁忌

是原始心理的一个方面
。

它在民 俗 上 之 表

现
,

往往是与原始巫术中企图控制厄运与好

运相联系
。

所谓长右之兽见之大水
,

鸡山之

排见之大早等等
,

都是农耕时代的禁忌
,

为

农耕部落民俗心理之表现
。

其他如见之有怪

火
、

大风
、

大兵等其恶果更带有神秘性
。

既

然见之有恶果
,

则必为人们所忌见
。

禁忌之

情便由此而生
。

在这些禁忌中
,

主凶者
,

多

出于事物本身形象之凶
。

见则有大兵之鸟是

钦鹉所化之大鸽
, “

其状如肪而黑文白首
,

赤咏而虎爪
,

其音如晨鹊
。 ”

见则其邑大旱

者为鹅鸟
, “

其状如鹏
,

赤足而直咏
,

黄文

而白首
,

其音如鸽
。 ” ②其形象之凶

,

决定

见后之不吉
。

而见之天下大风之山辉则如疯

犬
, “

其状如犬而人面
,

善投
,

见人则笑…

… 其行如风
。 ”

反之
,

如五彩文身
,

饮食自

然
,

自歌 自舞之凤凰
、

鸯鸟
,

见之则安宁
,

吉凶之分
,

由此而判
。

在 《山海经》 中
,

对自然神的崇拜与祭

祠记载最详
。

五藏山经叙述海内外诸山
,

在

记载物产
、

鸟兽
、

河流的同时
,

往往与山神

及其他 自然神相联系
,

通过祭法之陈述
,

反

映出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
。

在生产力极

端低下的古代
,

山川地岳
,

风雨 雷 电 都 具

有不可探测的神秘性
。

山形之异
,

林木之幽

深
,

鸟兽之奇特
,

气候之变化无常
,

无不造

成人们心理上的种种奇异之反映
。

与万物有

灵观念相结合
,

便会有敬畏与崇拜心理之产

生
,

便会在想象中出现奇异的 神 的 力 量
。

《礼记
·

祭法》 所说
: “ 山林川谷丘陵

,

能

出云
,

为风雨
,

见怪物皆日神
”

就是这种原

始心理之描述
。

《 山海经》 中
,

各山经都有

关于祭祀神的总说
。

如 《南山经 》 首 经 十

山
,

概括为
“
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

, ” “
其

祠之礼
,

毛用一璋玉痊
。

精用称米
,

一壁
,

稻米
、

白营为席
。 ”

又南次二经
,

自柜山至

于漆昊之山
,

凡十七山
, “

其神状皆龙身而

鸟首
,

其祠
:

毛用一璧痊
,

精用称
” 。

南次

三经 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 山
,

凡 一 十 四

山 , “
其神皆龙身而人面

,

其祠 皆 一 白 狗

祈
,

精用称
。 ”

所述龙身
、

龙首
、

鸟身
、

鸟

首等均与图腾有关
。

川江三峡一带以龙图腾

为盛
。

又如西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挽山
,

凡十九山
。 “

其祠之礼
:

太牢
。

瑜山神也
,

祠之用烛
,

斋百 日以百牺
,

座用百瑜
,

汤其

酒百蹲
,

婴以百硅百璧
。 ”

似为古羌族之习

俗
。

按山经所叙
,

每经之 山
,

不拘多少
,

都

有一个共同之山神
。

也有的一山一神
,

如西

次二经十七山便如此
。 “

其十神者
,

皆人面

而马身
,

其七神皆人面牛身
,

四足而一臂
,

操杖以行
,

是为飞兽之神
。 ”

其祠法亦有不

同
: 毛用少宰 (即羊

、

猪
,

太宰另有牛 )
,

而前十神
,

又用雄鸡不用米
。

南山经按地望走向为巴蜀地区
,

西山经

则为陕西一带
。

因而南
、

西两经反映了南
、

西两方山神的不同
。

西山山神中马身
、

牛身

者为多
,

榆神也为羊属
。

南山神则与鸟
、

龙

有关
。

不是龙身便是鸟首
。

反映出南方神的

特点
。

这归根结底是不同文化系统和不同观



念所使
。

在祠法上
,

南山诸神必有硅玉
,

而

且要用徐 (稻 )
、

精 (精 ) 等为祭米
。

西

山诸神
,

则用太牢或少牢
,

或
“
用 一 羊 祠

之
” ,

宰杀牛羊猪等
。

这是因为南山地 区为

农耕之稻黍区
,

西山地区为畜牧之游猎区所

致
。

这就呈现出民俗的地方 性
。

按 时 间 来

说
,

南山地区已进入农耕阶段
,

而西山区仍

为畜牧经济
。

两种社会形态也由此而定
。

西次三经之神
,

祠礼中有樱米
,

不同于

称米
,

为北方寒带谷类
。 “

其神状皆羊身人

面
” 。

唯有西次四经
,

与南山经祠物近似
。

西次四经
,

末山为屹峨之山
,

在渭水西南三

百六十里
,

实为巴楚
,

所 以其俗 近 于 南 山

经
。

往北
,

祭祠之法特点更为鲜明
。

北山经

之首 自单狐之 山至于阻山
,

凡二十五山
,

其神皆人面蛇身
” ,

其祠之物
,

毛用一雄鸡

食痊
,

不用精
。

而且
“

其山北人
,

皆生食不

火之物
。 ”

其不开化之程度则更为原始
。

北

次二经之山
,

自管洋至敦题
,

凡十七山
,

亦

如此
。

北次三经之首太行之山有挥兽
,

状如

经羊
、

四角
,

马尾而有距
,

(与今之
“ 四不

象
”

(驯鹿 ) 相似 ) 泰戏之山 有 兽
,

其状

亦如羊
,

名日辣辣
,

此经凡四十六山
,

其神

或
“ 马身而人面

”

或皆
“ 截神而载玉

” ,

这

些都反映了古晋北之物产与土俗
。

东山经所

祀之神多为人身龙首
,

祠则
“
毛用一犬祈

,

种用鱼
” 。

这又与西
、

南等不同
。

按郭璞注
,

种为以血垫祭
。

东山各经靠海
,

鱼类较多
,

因而其祭用血堡之
,

这些记载十分重要
。

四

方之祠俗
,

反映出四方不同地区之地理和物

产之特点
。

其对不同的神的形象的想象
,

也

与不同地区的生产
、

生活特点密切有关
。

这

就 给古代的神话
、

宗教
、

风俗提供了研究的

依据
。

至于其祭祀对象与方法
,

更多具有历

史之价值
。

对风雨神和雷神的崇拜也有地区性
。

古

人把风雨等 自然现象归为神所操纵
,

因有风

伯雨师之说
。

在 《山海经》 中对风的观念很

不一致
。

北次三经把风与山联系起来
: “

北

望鸡号之山
,

其风如赐
。 ”

谓风自山出
。

而

《大荒南经》 中则云为神所为
: “

有神名日

因因乎
,

南方日因乎
,

夸风 日乎民
,

处南极

以出入风
。 ”

但无祭祀
。

《大荒东经》 亦有

神日折丹
。

郝鼓行笺云
: “ 大荒东经有神名

日折丹
,

处东极以出入风
,

此神处南极以出

入风
,

二神处翼位以调入 风 之 气 也
。 ”

此

外
,

对风源的解释尚有山谷和鸟类
。

南次三

经令丘之山
“
其南有谷焉

,
日中谷

,

条风 自

是出
。 ”

旅山之尾
“
其南有谷日育遗

,

多怪

鸟
,

凯风自是 出
。 ”

这些不同说法说明对风

这个自然现象的理解的差异
。

风神靠翼
,

雷神靠腹
。

《海内东经》 说
“ 雷泽中有雷神

,

龙身而人头
,

鼓其腹
,

在吴西
。 ”

袁坷案
: 《史记

·

五帝本纪》 正

义引此经为
“
雷泽有雷神

,

龙首人颊
,

鼓其

腹则雷
。 ”

可见古人认为雷的发生乃是雷神

鼓腹所致
。

《大荒东经 》 说
:
东海流波山有

兽名夔
,

其声如雷
,

出入水则必风雨
。

后来

黄帝得之
,

以其皮为鼓
,

撅以雷兽之骨
,

声

闻五百里
,

以威天下
。 ”

这也与雷兽有关
。

因为有风雨雷神观念之存在
,

所以才有后世

祈雨之民俗
。

这些记载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古

代民俗心理之发生与变化
。

它有助于民俗史

和民俗心理学之探索
。

二
、

在山海图说中保存了

医药和巫术等民俗

医药民俗多发自中原
,

它在原始思维与

认识论上具有特殊的意义
,

人们对医药的信

仰
,

是以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作为基础的
,

原

始医药的使用
,

具有某些初步的体验
,

甚至

唯物的成份
,

因此又是人类认识 自然的原始

科学
。

但原始医药中也包含许多虚 妄 的 成

份
,

因而同样存在着盲目与愚昧
。

所谓
“
巫

山帝药
” 、 “ 不死药

”

等就是这 方 面 的 表

现
。

《山海经 》 ,

特别是比较重实的山经部

分
,

通过其山海图说
,

将许多古代医药观念



保存下来
。

其中有比较可信的也有主观臆想

的
,

多存于中山经 中
。

如中山经薄山之首
,

日甘枣之山
, “

其下有草焉
,

葵本而杏叶
,

黄华而英实
,

名日捧 (音托 )
,

可 以 已 普

(盲 )
。

有兽焉
,

其状如狱鼠而文题
,

其名

日粼
,

食之已瘦
。 ”

这是中山经之始
。

中经

之山志
,

凡百九十七山
。

北自阴山
、

太行
,

南至洞庭之山
,

概括了整个中原 的 山 势地

望
。

其中尤多物产医药之记载
,

至于祭祀与

山神等则次之
。

除上述外
,

尚有
:

中次首经

历儿之 山
,

多标木
,

方茎而员叶
,

黄 华 而

毛
,

其实如株
,

服之不忘
。

渠猪之 山
,

多豪

鱼
,

状如鳍
,

赤嚎
,

尾赤羽
,

可以巳白癣
。

脱鹿之山有草
,

状如葵叶
,

赤花荚实
,

实如

樱荚
,

名日植褚
,

可 以已瘩
,

食之不眯
。

牛

首之山
,

有草
,

名鬼草
,

其叶如葵而赤茎
。

其秀如禾
,

服之不忧
。

阴山多彤棠
,

其叶如

榆叶而方
,

其实如赤寂
,

食之巳聋
。

鼓橙之

山
,

有荣草
,

食之巳风
。

类似者中次二经
、

三经均有
。

中次二经
,

山多 金 玉
,

绝 少 草

木
。

中次三经有
“
服之美人色

”

的荀草 (青

要之山 )
,

有服之不畏雷的飞鱼 (魏山 )
。

中次六经苦山有无条草
,

服之不痰
。

堵山有

天蝙 木
,

服者不哑 (噎 )
。

大悲之 山
,

其阳

多三足龟
,

食者无大疾
,

可 以巳肿
。

半石之

山多腌鱼
,

食者不瘫
,

可以为痰
。

少室之山

多蹄鱼
,

食者无蛊疾
,

可以御兵
。

泰室之山

有梢木
,

服者不妒
。

此外尚有
“
服之不寒

”

(茄柏 )
, “
服之不夭

”
(获草 ) 等等

。

这些

记述既有医药之性质
,

又有民俗之意义
。

在

古代
,

药物心理与民俗心理密 切 结 合
,

互

相影响
,

信医信药与信巫信神同时存在
,

在

多数情况下
,

巫
、

药实不可分
。

信药之中有

巫之成份
,

信巫之中亦有求 药 之 心 理
。

因

此
, 《山海经》 中关于医药民俗之记载

,

不

仅为医药学
、

医药心理学提供基础
,

而且也

为民俗心理学提供依据
。

鲁迅先生说
: “ 《山海经》 “

一所载祠

神之物多用精
,

与巫术合
,

盖古之巫书
。 ” ③

这话有一定道理
。

《 山海经》 就全书来说
,

虽不能看做纯系巫书
,

但其中所记有关巫和

巫术的东西却很不少
。

在这个意义
_

L说
,

称

为巫书
,

亦更能显示出其巫术民俗之价值
。

研究巫术信仰
,

在民俗学中是一个很重

要的课题
。

巫术产生于人类的野蛮时期
。

它

虽然是原始初民处于生产力低下 阶 段 的 产

物
,

但是
,

它却从肯定人类自身力量 出发
,

具

有一种人类本身的自信力
。

原始巫术相信用

巫术的手段即可达到控制外界与自然力的愿

望
。

但后来在巫术发展中渐渐与 神 联 系 起

来
,

出现了专门的特 殊 人 物—
巫 (有时

是民族首领
,

知识较丰富者 )
,

并通过他去

祈神
、

娱神
、

敬神
、

沟通人与神 之 间 的 关

系
。

巫既是人们所信赖者
,

也是神的代表
。

此时一经祈求于神
,

巫术的 自信力便渐渐削

弱
,

以至丧失
,

而且带上了宗教的色彩
。

巫

术的原始从实用出发
,

有一 套 行 为 (即 手

段 )
,

一般表现为巫术仪式
。

我国崇信巫鬼

的风俗以南方为盛
。

在那里
,

战国以前
,

巫

的信仰已盛行
。

它是以楚国为代表的早期南

方文化的重要部分
。

屈原处湘玩间
,

已深受

这种文化的影响
。

并在其伟大作品中加以表

现
。

但对巫和巫术的反映
,

最早还是在 《山

海经》 中
。

前述南山经 中关于山神及其他 自

然神的祠礼已有这个因素
。

但越往南
,

则这

种巫术成份起浓
。

中次九经
,

祠用羞酒
,

还

有
“ 干娜

” .

析则用珍玉冕服舞
。

这已不是

一般的祭祠
,

而带有巫夫仪式
:

陈以美酒珍

肴
,

穿上佩珠 玉之冕服在神面前跳舞
。

中次

十经还有
“
合巫祝二人舞

” 。

至中次十二经

诸山
,

舞中还有挂玉之缨和五采绝
。

(
“
婴

用圭壁十五
” 、 “

五彩惠之
” 。

) 特别是洞

庭一带
,

不仅有
“
帝之二女居之

,

是常游于

扛渊
” ,

而且还多怪神
,

状如人而载蛇
,

左

右手操蛇
。

这种操蛇者
,

实际上就是巫
。

但

在 《山海经》 中
,

直接说到巫的
,

则在 《海

外经》 和 《 大荒西经》 之中
。

如 《海外西经》 即有巫咸国
。

谓
“
巫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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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在女丑北
,

右手操青蛇
,

左手操赤蛇
,

在

登葆山
,

群巫所从上下也
。 ”

这里的巫咸
,

许多注家企图考实其人
。

唯王逸注 《楚辞
·

离骚》 谓
“
巫咸

,

古神巫也
。

当殷 中宗 之

世
。 ”

此说有理
。

《巫咸国》 条
,

有
“
右手

操青蛇
,

左手操赤蛇
”

的描 写
,

这 恐 为 古

之神巫进行巫术时之舞蛇之状
。

特别是
“
在

登葆山
,

群巫所从上下
”

说得更为明显
。

它

是巫祝们活动的地方
,

这点大荒经亦可证
。

大荒西经云
: “

大荒之中
,

有山名日丰沮玉

门
,

日月所入
。

有灵山
、

巫咸
、

巫 即
、

巫

盼
、

巫彭
、

巫姑、 巫真
、

巫 礼
、

巫 抵
、

巫

谢
、

巫罗十巫
,

从此升降
,

百药爱在
。 ”

按

这里所述
,

巫咸则为十巫中的一个
。

十巫以

此升降
,

即 “
群巫所从上下也

。 ”

上达民之

析求
,

下传神之意 旨
,

正是巫的具体活动
。

郭璞注为
“
采药往来

” ,

也为巫之活动
。

巫

之升降上下
,

不免采药用医
,

更可让巫与药

之结合
。

此外
, 《大荒南经》 还记有巫山

:

“
有巫山者

,

西有黄鸟帝药八斋
。

黄鸟居于

巫山
,

司此玄蛇
。 ” “

帝药
” ,

郭璞注为
“

天帝神仙药在此也
。 ”

亦可证巫之活动与天

帝
、

药物之关系
。

当然
, 《山海经》 中对巫之记述

,

亦有

一定限制
,

因为它主要在讲山或族国
,

与此

有关者叙之
,

无关者则未涉及
。

并不是古代

巫术全面之记述
。

但其价值
,

无疑是十分重

要的
。

在先秦典籍中如此集中地记载巫的情

况者
,

很不多见
。

三
、

在山
、

海的记述中保存

了大量古代神话

《 山海经》 是保存我国古代神话最多的

古籍之一
,

这也是其民俗价值的重要表现
。

在 《山海经 》 中神话材料随处 可 见
,

但 以

《大荒西经 》 和 《海外西经》 为多
。

其次是

《大荒北经 》 与 《海外北经》
。

《中山经》

也以西次三经为多
,

其他次之
。

这个情况说

明我国古代神话以西和书 保 存 较 多
,
东

、

南
、

中则较少
。

其中涉及的神话及古史传说

人物
,

有黄帝
、

蛋尤
、

帝俊
、

共工
、

夸父
、

女婀
、

刑天
、

轩辕
、

鲸禹
、

祝融
、

西王母
、

樱
、

界
、

羲和 ”
一等

。

轩辕为社樱神
, 《 山海经》 有轩辕国

、

轩辕丘等
,

凡见有三
:

①海外西经
:

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
,

其不寿者八百岁
,

在女子国北
,

人面蛇身
,

尾交首上
。

②大荒西经 :
有轩辕之国

,

江 山之南楼

为吉
,

不寿者乃八百岁
。

又
:
有轩辕之台

,

射果 (者 )不敢西响射
,

畏轩辕之台
。

③西次三经
:

(玉山西 ) 又西四百八十

里
,
日轩辕之丘

,

无草木
,

询水出焉
。

前两说 内容基本相同
,

似为不同异文
。

地望在西
。

(《淮南子
。

坠形训》 亦云
: “

轩

辕丘在西方
。 ”

) 毕沉认为大荒西经似绎海

外西经
。

但海外西经中
,

轩辕 (或轩辕国人 )

为人面蛇身
,

尾交首上
。

其观念似乎更为古

老
,

几乎与山神形象无别
。

但后世却以之与

有熊氏之黄帝混而为 一
。

《水
’

经 注》 已
`

提

出有人认 为黄帝生于天水
,

且在上邦城七十

里有轩辕谷
。

《穆天子传》 也说
二 “ 天子升

于昆仑之邱
,

以观黄帝 之 宫
。 ”

但 按 《 史

记 》 ,

黄帝另有神话
。

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

泉之野的说法
。

《大荒北经》 又有黄帝与蛋

尤战于冀州之野的记载
。

黄帝平蛋尤
,

被尊

为天子
,

以代神农
,

号黄帝
。

可见轩辕与黄

帝并非一事
,

或为不同部族之传说
。

不过大

荒西经又云
: “

有北狄之国
。

黄帝之孙日始

均
,

始均生北狄
。 ”

依此
,

黄帝则又为北狄

之始祖
。

郝鼓行引 《地理志》 云
: “

右扶风

陈仓有黄帝孙祠
” ,

此又说明黄帝族在西北

(扶风为今陕西凤翔一带 )
。

但不管如何
,

《山海经》 乃是轩辕国与黄帝神话之始
。

顾

领刚在 《史林杂识》 “
黄帝

”

篇中说
: “

今

所可见之古代神话多萃集于 《山海经》 ,

吾

人欲知黄帝传说之初相
,

亦惟有于此求之
。 ’

可惜记载过于简单
。



刑夭神话载于 《海外西经 》 ,

具有反抗

精神
。

经云 : “
刑夭与帝至此争神

,

帝断其

首
,

葬之常羊之 山
,

乃以乳 为 目
,

以 脐 为

口
,

操干戚以舞
。 ” 《淮南子

·

坠形训》 有
“ 西方有形残之尸

”

之说
。

毕玩谓刑天为形

夭
,

也以形残为注
。

但神话之重 点 不 在 形

残
,

而在志之勇毅和抗争精神
。

首被斩断
,

以乳为 目
,

以脐为口
,

仍操盾斧起舞
。

其气

可谓壮也
。

这是一则难得的反抗 之 神 的 神

话
。

其过在于与帝争神
,

经文之意
,

本在树
;帝之威

,

但实际效果
,

却赞咏了 帝 之 对 立

面
。

女娟神话首见 《 大荒西经》 ,

谓 “
有神

十人
,

名日女娟之肠
,

化为神
,

处 粟 广 之

野
,

横道而处
。 ”

核心在于女蜗以其肠化为

十神
,

记载虽简
,

但女娟为造物神
,

则由此

而定
。

《说文》 云 : “
蜗

,

古神圣女
,

化万

物者也
。 ” 《淮南子

·

说林训》又说
: “
女蜗七

十化
。 ” 《风俗通义》 更说她搏黄土为人

。

为

造人之 创世神
。

这些说法都是从女娟之肠而

来
。

胎从肠出
,

是一种联想
。

今陕西临淦
,

说到

同胞兄妹
,

尚有
“ 一个娘肠子下来的

”

俗语
。

女锅之形象和作为
,

一直被不断加以想像和

扩充
,

它以化万物之女神的身份
,

反映出母

系氏族社会之观念
。

《淮南子
·

坠形训》中
,

又有女蜗炼五色石补苍天之说
,

尚有断龟足

以立四极
,

杀应龙以止淫水等 功 绩
。

把 补

天
、

治怪
、

治水等都集中在她身上
。

按 《列

子
·

黄帝篇》 ,

女蜗本为蛇身人面
,

与轩辕

国人同
。

两者似为同一民族之产物
,

或为蛇

图腾之表现 (有人以蜗
、

蛙同音
,

证为蛙图

腾
,

即蟾躲
。

) 因此
,

女蜗神话不仅有神话

史之意义
,

且有民族史之意义
。

西王母神话
, 《 山海经》 中记述较多

,

地望亦在西或西北
。

《大荒西经》 载西王母

之地为昆仑之丘
。

在西海之南
,

流沙之滨
,

还有神人陆吾守护
。

形象为
: “

戴胜虎齿
,

有豹尾
,

六居
。 ”

西次三经则记为
: “

其状

如人
,

豹尾虎齿而善啸
,

蓬发戴胜
” ,

管天

上的厉和五残星
。

④ 海内北经又云
: “

梯几

而戴胜
, ”

有三青鸟为她取食
。

这些记述
,

表现了西王母之原始形象
,

本为一个凶怪之

神
,

后来几经演化
,

形象完全改观
。

在 《穆

天子传》 中
,

她已经怪气全无
,

成了受人朝

拜的雍穆女王
。

在 《淮南子》 里又成为有不

死之药的天神
。

到 《汉武内传》 又成为容颇

绝世
,

年仅三十左右的美女
。

变 化 可 谓大

矣
。

《山海经》 中之王母形象
,

蓬发戴胜
,

住穴洞
,

齿尖利善啸
,

很似山顶洞人
,

或半

坡之野人
,

但后来之形象却失去其原始之意

义
。

从西次三经和海内西经开始
,

她所处之

昆仑之墟开始变化
,

不仅成为帝之下都
,

有

神守护
,

且
“ 面有九门

,

门有开明兽守之
。 ”

成为
“
百神之所居

” 。

这样
,

住在这里的西

王母也必然要成为百神之尊了
。

《海内经》 记有稣
、

禹之神话 ( 后演为

传说 )
。

共四点
:

(一 )
“
黄帝生骆明

,

骆

明生白马
,

白马是为稣
。 ”

郭璞注
: “ 即禹

父也
。

世本日
:
黄帝生昌意

,

昌意生颧项
,

撷项生稣
。 ”

(二 )
“
洪水滔庆

,

稣窃帝之

息壤以埋洪水
。 ”

此为稣治水神话之开始
。

(三 ) “ 不待帝命
,

帝令祝 融
,

杀 鲸 于 羽

郊
。 ”

鲸死于此
。

( 四 )
“

稣复生禹
,

帝乃

命卒布土 以定九州
。 ”

这四点概括了稣的一

生
。

鲸之死地羽山见南次二经
,

但 《国语
·

晋语 》 则云
: “

昔者练违帝命
,

延 之 于 羽

山
,

化为黄熊
,

以入于羽渊
。 ”

更有
“ 稣死

三岁不腐
,

剖之以吴刀
,

化为黄龙
”

之说
。

( 《 开浓 》 ) 在这些记述中
,

对稣的 评 价 很

不同
,

窃息壤以埋洪水很有幻想色彩
,

应是

神话之核心
。

排其帝系
,

指责他不待帝命
,

有违帝命而遭疵
,

是把他做为黄帝之属臣
。

在于树帝之族系与族威
。

帝命既不能违
,

练

也使成为罪人
。

但其尸三岁不腐
,

又化为黄

龙
,

又表现 了人民对他的同情
。

他之化为黄

熊之说
,

与黄帝有熊氏的氏族密切有关
。

但

能入于羽渊
,

似应为龙而非熊也
。

龙氏族图

腾
,

与熊氏族不同
,

有南北之 分
。

峨 的 神



话
,

正是熊氏族以征服龙氏族的反映
。

《海外北经》 记载了著名的夸父神话
.

夸父与日逐走
,

入 日
,

渴欲 得 饮
,

饮 于 河

渭
。

河渭不足
,

北饮大 泽
,

未 至
,

道 揭 而

死
,

弃其杖
,

化为那林⑤
。

《大荒北经 》 又

详细描绘了夸父的形象和逐 日的情景
: “ 大

荒之中有山
,

名日成都载夭
。

有 人 洱 两 黄

蛇
,

把两黄蛇
,

名日夸父
。

后土生信
,

信生

夸父
。

夸父不量力
,

欲追 日景
,

逮之禺谷
,

将欲饮而不足也
。

将走 大 泽
,

未 至
,

死 于

此
。

《海外北经》 未指出夸父之地
,

只说他

与日逐走
,

入 日
,

饮于河渭
,

又饮大泽
。

大

泽
,

毕沉注为西海
。

从河渭到西海
,

路线一

直向西
。

《大荒北经》 说夸父饮而不足
,

又

走大泽
,

但未至
,

死于此
。

两种说法相差无

几
。

唯与日逐走
, 《大荒 北 经》 有

“
不 量

力
,

欲追 日景
,

逮之禺谷
”

之说
。

增加了贬

义
。

前者有杖
,

后者有蛇
。

前者为一孜孜不

倦
,

拄杖而行的与日影竞逐的强者
,

是积极

的艺术形象
,

后者
,

饵蛇舞蛇
,

自不量力
,

欲追日景
,

未至而死
,

似为被嘲笑之对象
。

形象不同
,

评价亦不同
。

此不同 异 文 之 产

生
,

似应有其原因
。

中原人对夸 父 多 有 怀

念
。 《中次六经》 有夸父之山 (毕沉谓在河

南灵宝县东南 )
,

今仍流传关于夸父及邓林

之传说
。

《山海经 》 不仅保存了 这 个 古 神

话
,

而且提供了比较研究之线索
。

如果把夸

父作为一个部族来看
,

那么这个神话
,

在部

族史的研究上
,

就是很有用的资料了
。

《山海经》 还记有蛋尤的神话
,

见于 《

大荒北经》
。

蛋尤与黄帝有一场大战
,

其文

为
:

有人衣青衣
,

名日黄帝女魅
。

蛋尤作兵

伐黄帝
,

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
。

应龙

畜水
,

童尤请风伯雨师
,

纵大风雨
,

黄帝乃

下天女 日魅
,

雨止
,

遂杀童尤一…

崖尤在这里是一个作兵伐黄帝者
,

此时

黄帝已代神农成为统一各部族之正统
,

因而

蛋龙被目为作乱者
。

但贵尤要请风伯雨师
,

纵大风雨
,

黄帝亦能派天女魁与之对战
,

最

后雨止
,

蛋尤被杀
,

情节完整壮阔
,

不失为

一篇极好的神话
。

但对崖尤的看法在古籍中

却很不一致
。

有认为他是
“ 庶人之贪者

” ,

“
倡憋而无厌者

。 ”

怀疑他
“
何器之能作? ”

( 《大戴礼
·

用兵篇》 ) , 有说他是诸侯 中 之

暴者
: “

诸侯咸来宾从
,

而崖尤最为暴
,

莫

能伐
。 ” ( 《五帝本纪》 ) 因而是 统 一 天 下

时之劲敌 ; 有说他是神农之臣 ( 《太平御览》

宋哀注 ) ; 有说他是八臂八足之 怪 物
: “

蛋

尤出自羊水
,

八眩八趾
,

疏首登九淖
,

以伐

空桑
,

黄帝杀之于青邱
。 ” ( 《归藏启盆 》

、

《初学记 》 引 ) 还有说他兄弟八十一人
,

各个

铜头铁额
: “

黄帝摄政
,

有蛋尤兄弟八十一

人
,

并兽身人语
,

铜头 铁 额
,

食 沙
,

造 五

兵
,

仗 刀戟
,

大弩
,

威震天下
,

诈杀无道
,

万 民钦命
,

黄帝行天子事
,

黄帝以仁义不能

禁止蛋尤
,

乃仰天而叹
。

天遣玄女
,

下授黄

帝兵符
,

伏蛋尤
,

后天下复扰乱
,

黄帝逐画

崖尤形象
,

以威天下
。

咸谓兰尤不死
,

八方皆

为珍灭
。 ” ( 《鱼龙河图》 ) 。

在这些说法中

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倾向
,

就是赞树黄帝之

仁义
,

而贬斥蛋尤之凶暴
。

但蛋尤是一个强

悍者却十分明显
。

这诸说的背景都生动地反

映出部族战争之激烈
。

黄帝与蛋尤之战
,

大

约是部族战争中之最大和最后之战
。

童尤既

平
,

则天下归一
。

因此
,

贵尤为古代一强悍

之部族
,

与其说他作兵伐黄帝
,

不如说黄帝

欲行天子事而伐他
。

顾颇刚谓
: “

蛋尤本东

方之战神
,

黄帝起于西方而夺之
。 ”

蛋尤的

背后有强大的力量
,

所以被伏后天下仍有扰

乱
。

最后不得不绘影描形
,

使八方征讨
。

这

实际上是一篇英雄史诗
。

只就 《山海经》 所

载已节节有序
,

情节完整
,

是我国古代神话

中不可多得之珍品
。

此外
, 《海外南经》 之弃的神话

,

也是

古代神话中的佳品
。

界神话之主要点
,

在描

绘弃之善射
,

主要功绩又在于射杀凿齿
,

经

云 : “ 界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
,

弈射杀之
。



在昆仑虚东
,

界持弓矢
,

凿齿持盾
。 ”

高诱

注
: “

凿齿
,

兽名
,

长三尺
,

状如凿
,

彻领

下
,

而持戈盾
。 ” 《谁南子

·

坠形训》 有凿

齿民
: “ 吐一齿

,

出口下
,

长三尺
。 ”

也缘

于此
。

因界之善射
,

又有制弓之说
: “

弈作

弓
”

( 《 墨子 》 )
。

弈诛凿齿为古史上一大功

绩
。

这是人类发 明了箭以来
,

对使用弓箭的

英雄的一种赞咏
。

也是对人的 自身力量的一

种肯定
。

凿齿为兽也好
,

为民也好
。

都不过

是弓箭的征服者
。

正如高尔基所 说 的 那 种
“ 四支脚和两支脚的敌人

。 ”

但界之属尧
,

为尧时人
,

则首见 《淮南子
·

齐俗篇 》 : “
尧

之时
,

凿齿为民害
,

尧乃使界诛凿齿于畴华

之野
。 ”

至于与嫦娥结合
,

射九 日等
,

则为

这个神话的派生体
。 《 山海经》 所记则为界

神话之原始形态
。

其他如共工
、

祝融等神话 在 《 大 荒 北

经 》
、

《海外南经》 中也有保存
。

祝融为南

方火神
,

兽身人面
,

乘两龙
,

后 被 奉 为 火

官
。

高诱注 《 吕氏春秋
·

孟夏纪》 “
其种祝

融
”
云

: “
祝融

,

濒项氏后老童 之 子 吴 回

也
。

为高辛 氏火正
,

死为火官之神
。 ”

这里

包含着对于火神崇拜之观念
。

祝融则成为火

神之代表
。

至于共工
,

怒触不周之山
,

致使

夭柱折
,

地维绝
,

亦为伟大之形象
。

因而引

起女锅之拯救世界
,

不过在 《山海经》 中
,

只有
“
共工之台

”
的记载

,

为九首人面之相

柳所畏
,

不敢北射
,

尚未与女蜗神话联系起

来
。

但共工之威力却由此而生成
。

综上所述
,

可以看出
, 《 山海经 》 虽是

先秦古籍中一部内容庞杂的奇书
,

但从民间

文学与民俗学角度看
,

却具有极其重要之价

值
。

它保存了大量古代信仰与巫术的可贵资

料
,

保存了对山神等 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
。

而尤其难得的又是在古代神话方面的记载
。

它集中反映出我国古代关于社樱
、

历史
、

氏

族图腾及关于宇宙山川万物的种种信仰与原

始观念
,

它表现了古代神话产生之基础和各

种题材类型
,

揭示出原始思维的复杂因素和

某些规律
。

神话是古代人不自觉 的 艺 术 创

造
。

作为人类童年的艺术
,

本身就具有极高

的艺术价值
。

《山海经 》 把 它放在古代 民俗

的海洋中
,

在比较原始的环境里加以叙述
,

就更显示出神话的多方面价值
。

《山海经》

很像一部解图的书
,

它所一一作解的
,

正是

把山川地理
、

民俗神话溶为一炉 的 巨 大 画

幅
。

今图已不存
,

但留下的文字却也十分宝

贵
,

更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研究
。

注 释 :

① 女抹 之山的鸯鸟亦如此
,

见 《西山经》
。

② 令丘之山的顺见之亦天下大早
, “ 其状如果

,

其

鸣 自号
”

③ 见 《 中国小 说史略 》

④ 厉和五残
,

亦有谓神者
。

⑥ 有人认为邓林在渔关 以东
,

函谷关 以西的地区
,

但河南灵宝县又有夸父营
,

有桃林盛景
。


